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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手厥阴心包经作为中医针灸学理论当中人体经络系统的十二条正经之一,如今已得到学界的

普遍认可与接纳,不过与另外几条经脉不同,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缺失到完备的漫长过程。从《足
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模糊印象到《灵枢》当中的明确记载,再到后世医籍如《针灸甲

乙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中的新发展,又有双包山人体经脉漆雕和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上的新发

现,以及越来越多的现代研究与发展,手厥阴心包经的系统内容和完整面貌已经逐步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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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ericardium MeridianofHand-Jueyin,asoneofthetwelvehumanclassicsinthetheoryofacupunctureand
moxibustioni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snowwidelyrecognizedandaccepted.However,differentfromtheothermeridi-
ans,ithasexperiencedalongprocessfromnothingtoexistence,frommissingtocomplete.FromtheArm-footElevenby
MoxibustionintheYinandYangMoxibustionbyEleventhefuzzytoclearrecordsofMiraculousPivot,tospecializedrecord
afteracupuncturebyA-BClassic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ElucidationoftheFourteenMeridians,thenewdevelop-
mentofCompendium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andthereweredoublechutombatbaoshanhumanmeridianscarved
lacquerwareandtheoldofficermountainmeridianpainttheportraitofnewdiscovery,andmoreandmoremodernresearchand
development,ThesystematiccontentsandcompletefeaturesofthemanualJueyinpericardiumhavebeengraduallypresented.
Keywords:ThePericardiumMeridianofHand-Jueyin;Arm-FootElevenbyMoxibustion;YinandYangMoxibustionbyE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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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医学基础理论而言,人体十二经脉都有相
应脏腑与之对应,但是因为现代医学并没有“心包”
这个解剖概念,因此手厥阴心包经对于大部分现代
人来说相对陌生。《黄帝内经》认为心是“君主之
官”,说明古人认为心作为人体基本器官之一,占据
首要地位,该书又说“膻中者,臣使之官”,其中“膻
中”即指心包,它就像君主的臣使一样保护着心脏,
既把心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反映出来、代心行事,
又保护心免受外邪侵犯、代心受邪。既往人体经脉
系统的主体由十一脉到十二经,手厥阴心包经始终
保持以一种最神秘的姿态,却又扮演着经脉系统当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整个针灸学和中医学体
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有必要深入了
解手厥阴心包经这段由从零开始到逐渐丰满的历
程,本研究将在古代医籍记载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手厥阴心包经的发展沿革,剖析关于手厥阴心
包经理论发展的前世今生。

1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
记载

1.1 手厥阴心包经溯源
众所周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先秦医书《足

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与《阴阳十一脉灸
经》(以下简称《阴阳》)是现存最早关于经脉的文
献[1],但这两部古代文献之中均仅记载了十一条经
脉,后世医家普遍认为与现在所熟知的十二正经相
比所缺少的那条正是手厥阴心包经。《足臂》顾名思
义就是通过“足”和“臂”两个分目录来论述所载经
脉[2],其中有足脉六条,分别是足阳明、足少阳、足太
阳、足太阴、足厥阴、足少阴;有臂脉五条,分别是臂
太阴、臂少阴、臂少阳、臂阳明、臂太阳;其中确实没
有出现“臂厥阴脉”。但是,在紧接着介绍臂太阴脉
所主治疾病的时候,原文中说道:“臂太阴脉,其病:
心痛,心烦而意。”[3]这里令人不解,臂太阴脉之于现

在的十二正经而言就是手太阴肺经,而其所主病证
却可以说是与肺毫无关系,反而是心痛、心烦此类心
系疾病。可见其实当时已经发现,除了臂少阴脉,在
上肢内侧还存在一条经脉可以治疗心系疾病。

《阴阳》中虽然同《足臂》一样有十一条经脉,但
其分别被命名为足钜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
脉、耳脉、齿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足少阴脉、臂钜
阴脉、臂少阴脉这十一条经脉[4],其中同样载有其循
行路线以及各脉之“是动病”“所生病”,里面还是没
有直接提到“臂厥阴脉”或“手厥阴脉”等,但是《阴
阳》论述的有关臂少阴脉循行的原文为“臂少阴脉:
起于臂两骨之间,之下骨上廉,筋之下,出臑内阴”,

这段循行路线看起来似乎更应该是关于手厥阴心包
经的描述。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在《阴阳十一脉灸
经》中,虽然名为臂少阴脉,其实描述的是手厥阴心
包经的循行路线[5]。从《足臂》中关于臂太阴脉和
《阴阳》中关于臂少阴的相关记载来看,虽然这两部
古老的帛书中都没有直接提及到“臂厥阴(手厥阴)”
的相关字眼,但是确实有与之相关的印象。
1.2 缺少手厥阴心包经的原因

从两部帛书中虽然不得而知手厥阴心包经的具
体循行路线与详细信息,但是不难看出,当时已经认
为人体除了手少阴脉之外,还有一条上肢内侧的阴
经与心息息相关,只是相关描述较为混乱。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总的来说大概有二,一是当时认知水
平和医学水平发展有限,这不仅包括人体结构与解
剖的学问研究还很欠缺,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医基础
理论体系的不完善,对于经脉学说、脏腑理论、心包
学说的认识与发展都不成熟;二是当时学术观点的
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当
时所主导的学术观点,而这些学术观点并非都是我
们所认为的发展不完善的结果。廖育群就在其著作
《岐黄医道》中认为:十一脉理论的出现,不是一种经
脉学说尚不完善的结果,恰恰相反,它可能是按照
“天六地五”这种阴奇阳偶的数术观念决定的[6]。
“天六地五”是春秋时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组数
字[7],《国语·周语》认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又
因天气清轻为阳,地气重浊为阴,将天地之数对应人
体正好是六条阳脉五条阴脉共十一条脉。

2 《灵枢》中的相关记载

2.1 关于经脉循行
《灵枢》又称《针经》,是医家至典《黄帝内经》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经络腧穴学、针灸学最重要
的理论渊源。至《灵枢》始,针灸学相对完整的理论
体系包括已经基本形成的经典经脉理论系统[8],其
中系统描述了十二正经的循行、走向、流注和所主病
症、刺灸法等相关内容。《灵枢·经脉》云:“心主手
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其支
者,循胸出胁……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
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9]这里所说心包经从
胸中而起,属于心包向外络出,向下经过膈,历经而
遍络上、中、下三焦,其分支从胸中分出到胁部,走至
腋下三寸处(天池穴),再向上抵达腋下,沿着上肢内
侧,走行于手太阴脉、手厥阴脉之间,下入肘中,沿前
臂向下,行于两筋(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
走入掌中,沿中指出其指端(中冲穴);另一支从掌心
别出,沿无名指出其指端。这是关于手厥阴心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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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行路线最为详细和具体的记载,也是为后世所普
遍沿用的记载。

与《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相
比,《灵枢》当中明确了心包经的命名,详细记载了其
循行,而且不再有与手太阴、手少阴混为一谈的
现象。
2.2 关于经脉流注与本经腧穴

《灵枢·经脉》中有“起于胸中……循中指,出其
端”的记载。可知,手厥阴心包经由胸中走向手指末
端,符合一般上肢阴经的流注走向规律,又有“循小
指次指,出其端”,可见其与手少阳三焦经交接于无
名指末端关冲穴。可是在《灵枢·经筋》中,却记载
“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散胸中,结于贲”,在《灵
枢·脉度》中也载有“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在这
两篇文献中出现了由手指末端走向胸中的流注走向
规律。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十二经脉
经气流注的整体性与各部经筋经气走注局部性的差
异。十二经脉互相交接为一个整体系统,其经气流
注遵循的是从胸走手,再从手走头,然后从头走足,
最后从足走胸这样一个循环无端的过程,以保证经
脉之气流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周而不休,营养
机体。故在《灵枢·经脉》当中,本经符合的是从胸
走手的规律。而手厥阴心包之经筋作为本经的附属
结构和连属部分,存在的主要作用应当是对本经的
辅助作用,将肢体远端的经气向心包所在部位汇聚,
以助本经经气更盛。故而在《灵枢·经筋》当中论述
经筋时,其流注走向规律是由手走胸。至于《灵枢·
脉度》中所言,也应当是局部单将手厥阴心包经拿出
论述,而非将手厥阴心包经置于十二经脉整个整体
系统当中而言,意在表达经气由远而近向心包之处
汇聚。除了上述所言,二是《灵枢》本就是集各家之
所言而成,故而才有同一经脉而不同规律的记载现
象发生,不过这种可能性很低,也只是仅仅作参
考用。

除了《灵枢·经脉》中有“手心主之别,名曰内
关”之外,《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心也,其原出
于大陵”,《灵枢·本输》中记载“心出于中冲,溜于劳
宫,注于大陵,行于间使,入于曲泽”,但是大陵、中
冲、劳宫、大陵、间使、曲泽,此皆手厥阴心包经之腧
穴,按照书中记载的孔穴位置与《灵枢·经脉》中所
言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路线便可相佐证。《灵枢》虽
然已经明确提出了手厥阴心包经的经络循行,但是
在腧穴方面还是与手少阴心经相混淆。这多半是因
为心包代心而受邪,心有疾而多取心包经之穴治之,
故而在记载手少阴心经腧穴时用的实际上是手厥阴
心包经腧穴,当然也反映了《灵枢》在腧穴记载方面

并未完备。
2.3 关于主治病症与刺灸法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
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
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盛则泻
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
盛不虚,以经取之”,这是《灵枢·经脉》中关于手厥
阴心包经主治与相关刺灸方法的描述。大意是当该
经发生病变时,具体表现有手心热、肘臂部痉挛拘
急、腋下肿痛、胸胁满闷、心动心悸、面色赤、目发黄、
喜笑不止等。是主脉所生病者,此处“脉”非指单纯
的血脉或经脉,而是指心脉,因为心主脉,所以“是主
脉所生病者”其实就是说该经主治心系疾病,比如心
烦、心痛、掌中发热。

后面部分又紧接着介绍了腧穴的刺灸方法,这
其实不单单只是针对手厥阴心包经而言,而是《灵
枢》中通篇树立的刺灸大法。当疾病发生时,邪气盛
当用泻法,正气虚当用补法,热性病要浅刺疾出,寒
性病要深刺留针。而关于热者疾与寒者留的问题,
在书中也有相应的论述,《灵枢·九针十二原》有言:
“诸刺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还
有,当发生气陷类疾病时,应当多使用灸法,病证的
虚实属性不明显时,当取本经穴位以治之。综合来
说,《灵枢》中对手厥阴心包经的主治病证的总结已
经相对全面,虽然没有精确提出每个腧穴具体应如
何去刺灸,但是已然确立起来了刺灸法的大纲和基
本原则[10],这在针灸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价值是不可
估量的。

3 在后世医籍中的新发展

《针灸甲乙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等后世
医籍中,对于手厥阴心包经的记载基本上沿用了《灵
枢》中的内容,在经脉循行、经脉流注、主要腧穴、主
治病证以及基本刺灸法等方面都与《灵枢》的记载大
同小异,但是,随着知识探索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中医
针灸学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还在不断产生新成果,
有了新发展。
3.1 腧穴数量增多并走向完整

《针灸甲乙经·手厥阴心主及臂凡一十六穴》中
所记载的腧穴有中冲、劳宫、大陵、内关、间使、郄门、
曲泽、天泉,双侧总共十六穴[11]。除了腧穴名称,在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各个孔穴的解剖位置。而且与
《灵枢》不同,《针灸甲乙经》中将手厥阴心包经的五
输穴与手少阴心经明确分开,分别记载了两经各自
的“出、溜、注、行、入”。在《十四经发挥》中,又增加
了双侧天池穴,心包经的腧穴数量达到了双侧共十
八个[12],至此,手厥阴心包经的腧穴已经较为完整。

—712—



3.2 刺灸法更加细化
在《针灸甲乙经》中,除了录用了《灵枢》中的刺

灸原则之外,还明确指出了各个腧穴的具体操作,如
“中冲……刺入一分,留三呼,灸一壮”“劳宫……刺
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内关……刺入二分,灸五
壮”等。这样就详细确定了手厥阴心包经每个腧穴
针刺的深度、留针的时间以及灸法的用量。
3.3 单个腧穴的主治更加具体

在后世这些中医针灸典籍中,除了有继续论述
手厥阴心包经脉主治病症之外,对于该经中每单个
腧穴的详细主治和特殊主治也越趋具体,如《针灸大
成·卷七》之“手厥阴心包络经”中记载:“内关,主手
中风热,失志……实则心暴痛;虚则头强”“劳宫,主
中风,善怒,悲笑不休……黄疸目黄,小儿龈烂”“中
冲,主热病烦闷,汗不出……心痛烦满,舌强”等[13]。
于是,经脉和腧穴的主治更加广泛,对症选穴也越加
便利。

4 双包山人体经脉漆雕和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
的发现

  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出土了
一具人体经脉漆雕,该漆人身上刻画了10条经脉,
包括了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阳以及督脉[14]。此后,
2012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中又出土
了一具经络腧穴漆人像,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
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络腧穴人体模型[15]。这两
具历史文物对针灸学来说无疑弥足珍贵,为经络腧
穴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证据,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和
探析手厥阴心包经提供了新角度。
4.1 双包山人体经脉漆雕上的手厥阴心包经

双包山二号墓早年被盗,也没有出土文字资料,
据考察,此墓时代应在汉武帝之前,可能相当于汉文
帝与景帝(公元前179-前141年)时期[16]。在木人
上标有很多纵向分布的经脉路线,但均未说明经脉
名称,身体正中的一条可认为是督脉,其他十八条纵
行的主脉均在身体两侧左右对称分布,每侧九条,其
循行路线与《灵枢·经脉》所记载的十二经脉中的九
条经脉即手三阴脉、手三阳脉及足三阳脉的分布方
式基本一致。漆雕上并无相应的文字刻画,在墓中
也并未发现相关文献,后来研究者们根据考证确定
了其中的手厥阴脉[17]。由此可见,《足臂》及《阴阳》
中并未提及的手厥阴心包经在双包山人体经脉漆雕
上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循行路线,但是其循行路线
却与《灵枢》中所载和现代所认知的并不完全一致,
而是有所出入。

双包山漆人的手厥阴脉起自头顶部正中线略前
方(相当百会穴前一寸许,与循经此处的督脉会合),

并分为左右两支,各自向头顶外下行,在头部分别与
足太阳脉、手少阳脉、手少阳的支脉交叉,经过颧部
的耳前方下行至耳下部,与向后下行的手太阴脉交
叉,经过侧颈部、肩部前上方、肱部、肘窝部正中、前
臂、腕部,经过手掌心、中指屈侧,止于中指内侧
端[18]。虽然其主要分布还是在上肢内侧中央,但其
却是自头部而起,这与后世所论的手三阴不上头面
不一致,除此之外,据学者研究双包山漆人手厥阴脉
只有本脉,没有支脉,其流注走向为从头至手的远心
性流注[16]。

由于双包山人体经脉漆雕上只标有经脉,而并
未标记相关腧穴[19],因此,我们只能窥见手厥阴心包
经的循行与流注的部分信息,而不能全面系统认识
手厥阴心包经。
4.2 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上的手厥阴心包经

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发掘于西汉墓中,其上标

记红色粗线22条,白色细线29条[15]。上肢6条白
线呈左右对称分布,均由手走胸,与《灵枢·经脉》中
的6条手三阴经大致相似[15],而且根据同期出土的

医简《经脉书》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对应上述三条经
脉[20]。
4.2.1 循行路线与流注方向 有研究总结出其上

标记的手厥阴脉的大致循行路线为“中指内侧-掌
中-腕-臂-行太阴少阴之间-交出手太阴之前-
肘-臑内-腋前-胸前壁-左之右、右之左-(心
包)”[21],流注方向为由手至胸的向心性,这里的循行
路线与双包山漆人又不尽相同,但其流注方向却与
之前《灵枢·经筋》及《灵枢·脉度》所载一致。
4.2.2 经络上的腧穴 老官山漆人相较双包山漆
人而言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除了经络路线,其上还
清晰标注了许多腧穴点。据考证,这些腧穴点共119
个[15],其中双侧手厥阴脉上共发现3处疑似穴位

点[22],分别为右侧手厥阴脉与腕掌横纹中点相交处,
疑似大陵穴;左侧手厥阴脉与腕掌横纹中点相交处,
疑似大陵穴;左侧手厥阴脉与肘横纹中点相交处,疑
似曲泽穴。这就显得老官山漆人上的手厥阴心包经
较双包山漆人上的更加丰满。

5 手厥阴心包经的现代研究进展

5.1 手厥阴心包经真实存在
要证明前人古籍当中记载的手厥阴心包经循行

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就要找到密匙去解开经络循行
与机体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而这枚钥匙就是经络
的循经感传现象。徐瑞民、张如心等[23]通过实验

100例手厥阴心包经的隐形感传线在体表定位,然后
用低阻抗、高振动音两种方法进行检查,最后得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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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阴心包经主线循行与《灵枢》描述完全一致。由此
可见,手厥阴心包经真实存在,经得起现代科学实验
的考验。
5.2 可治病症广泛并与现代疾病接轨

经过了丰富的现代临床与实验研究,手厥阴心
包经的功用与主治不断扩展,而且可治疾病越来越
从简易走向疑难。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发
现,手厥阴心包经在古代临床应用广泛,在神经及精
神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骨关节及肌肉结缔
组织、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五官科、儿科、外科病
和皮肤科等方面疾病的治疗中均有应用[24]。陶
亮[25]通过统计现代文献发现,手厥阴心包经腧穴可
治病症有数十种之多,且其中有大部分病名出现在
近现代。通过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一个比
较显著的成果就是手厥阴心包经疾病谱的不断扩
展,而且与现代医学常见疾病和疑难疾病逐渐接轨。

6 结语

手厥阴心包经是人体十二条正经之中相对特殊
的一条,通过一部部古代典籍的记载,到一步步现代
科学研究的验证,终于将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
虽然就当下而言,手厥阴心包经已经足以担负中医
针灸系统的重要角色并指导临床治疗,但是仍然有
许多问题难以窥其妙并亟待解决,比如古代医籍的
记载内容当中有许多矛盾之处难以理解,还有许多
现代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少细节无法详尽解释,上述
所述很多结论仍未明确,因此呼唤更丰富的古代文
献的发掘和更精确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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